
乡音入梦
——五寨方言在《红楼梦》中的文学呈现

□李晋成

读《红楼》，越读越觉得亲切，尤其是人物
对话，有时感觉像上了年纪的几位五寨老人
在身边絮叨。读到渺渺真人说：“趁此，你我
何不也去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

“度脱”是如此熟悉，就是我们的日常口语。
而读到《好了歌解》中“金满箱，银满箱，展眼
乞丐人皆谤”，我揉了揉眼睛，确定是“展眼”
而不是“眨眼”，甚至还有意展了几下眼，像是
体会到底“展眼”准确还是“眨眼”准确？结论
是：表达的意思完全一样，但我更喜欢“展
眼”，因为它是我的口头语，是五寨这块土地
赋予我表述时间短暂的独特语言方式。

于是，我边读边划，将80回中的五寨方
言逐一划了出来，便有了：撺掇、将就、营生、
打听、打谅、到来、自在、袭人、些些、出脱、消
停、帮衬、打量、有甚、乍、黑更半夜、添换、扎
挣、便易、揉搓、承算、忽喇八、检点、冬寒十
月、轻省、抖漏、包管、奚落、黑眉乌嘴、趔趄、
合式、盘算、燎泡、法马、拿刀弄杖、寻死觅活、
干哭、忒儿一声、希罕、寻趁、不干不净、说合、
打花胡哨、撞客、饥荒、捉弄、说是说笑是笑、
歇息、生疼、死活、走乏、往常、端详、编排、乌
压压、兴得、后儿、接交、拐棍子、不中用、奈
何、谅那、讨吃、支吾、零碎、腻烦、到像、诌、抠
土、老天、瞒哄、赛似、一把子、兴旺、越发、终
久、鞑子、横竖、下剩、包揽、天短、照管、头疼
脑热、翻腾、挣命、支使、耽代（担待）、收什
（拾）、出息、照看、嚼蛆、千叮咛万嘱咐、忙乱、
紧衬、搅过、头绪、兜揽、隔锅饭、花马吊嘴、可
心如意、左右开弓、歇晌、将就、磁（瓷）瓦子、
家伙等，我估计没有找完全，不过这百余个字
词足以说明问题。

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些词来体会一下五寨

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精彩呈现。“这熙凤携
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打谅”
是我们的日常用语，比如见了生人，我们会
上下打谅。这里也是王熙凤首次见黛玉，从
上到下看得非常仔细，熙凤看人又入骨三
分，竟然深入到了气质气韵，因而有了下文
最出名的那句迎合语：“况且这通身的气派，
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
女。”可见用词之重要。再看黛玉说：“不曾
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读着
读着觉得黛玉成了邻居妹妹，说话也有了五
寨味儿，“些须”表示数量很少很少，尤其用
方言的语气说出来，显得更少，更能表现谦
逊的隐义，如果再重叠就更妙了，有人问“会
开车吗”，五寨人说“些些须须会些”，是不是
谦逊到家了？更绝的是焦大醉骂的话：“像这
样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没良心的王
八羔子，瞎充管家。”用惯了“三更半夜”，猛一
读到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村中的老人，他们不
大说“三更半夜”，要表达相同的意思总说“黑
更半夜”，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有些方言
正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应该像保护珍稀动
物那样开展对方言的抢救、保护与研究，不然
再过若干年，我们都不懂我们的方言了。如

“甚”“乍”这些字，是不是已经被“什么”“猛
然”代替了？写作时总觉得用“甚”“乍”既不
顺手又不顺口，读起来还生硬，好像没有一点
美感，可一读古文古诗词才知道它们的年龄
都在千年以上，简直是语言中的活化石。对
此，我们怎能忘记，怎能丢掉，又怎能不充满
敬意呢？

再如五寨口语中的“扎挣”，我总觉得比
“挣扎”更能形象地表现勉力支撑的意思，如

我们病了要坚持着上班，会说“扎挣地上哇”，
若说成“挣扎地上哇”是不是味道有点儿怪，
好像是被束缚着手脚被迫的。《红楼梦》第11
回中，众人给贾敬庆寿辰，秦可卿本应出席也
很想出席，奈何病得十分厉害实在无法坚持
参加，凤姐儿说：“我说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
今日这样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扎挣着上来。”
将秦氏病入膏肓无力强撑的羸弱准确表达了
出来，岂能用“挣扎”代替？再看看我们长辈
常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打花胡哨”，意思是
假意敷衍，也有不稳重或在某地停留时间较
短之意。若我们回家后稍作停留就要离开，
母亲会埋怨“打花胡哨，不能多在一会儿，好
歹吃口饭”。《红楼梦》第30回的语境是宝玉
挨打后林黛玉特别担心，因没发现王熙凤过
来，心里盘算道：“如何他不来瞧宝玉？便是
有事缠住了，他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哨，讨
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儿才是！”这里通过黛玉的
内心活动，侧面写出了王熙凤善于逢迎做事，
热衷虚情假意，表现王熙凤虚伪的一面。还
有一个词需特别提一下——“可心”，《红楼
梦》第65回中尤三姐暗恋上了柳湘莲，向二
姐与母亲说：“只要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
人，方跟他去。”在这里“可心”是称心的意
思。《红楼梦》中还有一个丫鬟叫可人，与鸳
鸯、袭人自幼相识，是王熙凤的陪嫁丫鬟，“可
人”即称心的人。不过在五寨方言中，“可”不
读“kě”，而读作“kè”，与“可汗”的“可”同
音，亦是称心的意思，不知在这里能否读作

“kè心如意”？最后再来体味一下我们口中
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花马吊嘴”，形容人
油嘴滑舌，会说话，贬义词。《红楼梦》第65回
中尤三姐知道贾珍、贾蓉、贾琏是在玩弄她们

姊妹，遂指着贾琏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马吊
嘴的！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提着影戏
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你别油蒙
了心，打谅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读着
这段儿不能不佩服尤三姐的口才，将贾琏数
落得体无完肤，“花马吊嘴”更将贾琏油腔滑
调、嬉皮笑脸只想着如何玩弄三姐的形象刻
画了出来。由此看来，这些方言在表现力方
面远远超过了现在普通话中的类似词语，若
将这儿的“花马吊嘴”换成“花言巧语”，不仅
少了口语酣畅淋漓的味道，更少了一种直击
人物灵魂的穿透力。

所以，用词贵在于特定语境下的准确性，
方言是人们的日常口语，是活的语言，它灵
动、准确、生活化，如果为文时使用好，往往有
极强表现力、感染力，《红楼梦》在这方面给我
们提供了极好的范例，我们应该学习。不过，
作为五寨人，也不要总觉得方言“土”，我倒认
为“土”正是它的价值。除上边所列灵动、准
确、生活化的例子外，方言还包含很多古语，
如“吾”“夜来”“圪蹴”等，语音也很值得研究，
尤其保留着许多入声。

近年来，将五寨方言用于创作中进行文
学化表达，已逐渐引起本土作家重视，比如徐
茂斌先生的散文集《山道弯弯》里就恰当使用
了许多五寨方言，“价”“半分奈何”“行转”等
等。石德生老师的散文《离离原上草》《老屋》
里也有“黄风”“胡扫乱泼”“眼慌”等。王继树
的长篇小说《二大美人》是用纯粹的五寨方言
写成。笔者发表在《五台山》上的短篇《崖》，
开篇也是以方言读音“nái”切入。听说海东
近期创作的一篇小说也将以“锁猴”为题。希
望五寨方言有更多的文学化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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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青的长篇小说《江山故宅》（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言、余两大
家族跨越百年的兴衰史为主线，勾勒出
一座城与几代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
轨迹，浓重刻画了中国文化传统中诚信
与忠义的精神底色。小说主人公言子
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古建筑专家，因名
为“已毁古建筑群现状评估”的研究课
题，重返阔别多年的故乡苏州，这项课
题中最具挑战的部分，正是寻找如谜一
般的“不易堂”。史载此堂因“大丈夫一
言许人，千金不易”得名，其本身就是诚
信忠义文化的物质承载，它的湮没与被
追寻，因而也隐喻着传统文化在时代发
展中的失落与复归。

《江山故宅》的故事内核虽属典型
的现实题材，其叙事却充满现代品格。
作者在叙事上追求偶然性与不确定性，
有意打破因果链条、解构逻辑性，这类
手法曾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
学所热衷的路径。而《江山故宅》的独
特之处，正在于以先锋的叙事形式书写
城市日常、历史现实与世道人心，从而
为文本赋予了更为鲜明的现实关怀。

小说在结构上颇具匠心，全书分为
五个部分，每部分由“正题”与“附录”两
章构成。除第五部分外，前四部分的正
题聚焦现在时，附录则回溯过去，两条
线索一明一暗、分头并进又彼此交织。
作家有意将故事打碎，再精心缀合，情
节如苏州刺绣般经纬交错、密而有序，
最终织就一座园林式的叙事迷宫。这
座迷宫的营造，依托于谜语般的叙事展
开。在第一部分中，女主角甫归故里，
便接连陷入谜团：一封海外来信，提及
古画《春日家宴图》与不易堂，牵扯出言
家长辈数十年前的一桩承诺。寻找不
易堂与《春日家宴图》，从此成为言家几
代人的执念，曾担任言家管家的余氏后
人余白生，同样终其一生追寻此画，并
将这份执着与忠诚传递至其子余又。

动荡年代里，《春日家宴图》得而复
失、若隐若现，始终未能落定，不易堂的
方位同样难以确认，这种
不确定性叙述笼罩着整部
小说。末章附录的长篇评
弹，以说书形式对前文漏
洞进行某种弥合，试图答
疑解惑，但这终究只是“说
书”而已——随着不易堂
的湮灭，真相或许永难复
原，不确定依然是常态。
小说为何执着于如此不确
定的叙事？笔者认为和范
小青对当今世界的理解有
关，世界在变，生活似乎越
来越碎片化，虚拟与现实
常常难分彼此。然而，在
不确定的叙事中，“仍然有
可靠的东西，那就是价值观”，“有一些高贵的品格是值得以性
命来维护的”。这是范小青写作《江山故宅》的目的，也是推动
她将不确定叙事进行到底的原动力。

限制视角、多声部叙述、元叙事等叙述技巧，是范小青进
行不确定叙事的重要手段。除了这些，文体的杂糅也对故事
的完整性进行了解构。书信、日记、传记、戏曲等多种文体参
与叙事，尤以评弹的融入为著——说书形式被引入小说，而小
说与说书本就同源。口语化的说书必然依赖方言，方言本身
即构成对语言规范的解构。大量吴方言词汇直接参与并推动
了小说的不确定性叙述，形成语言层面的不确定叙事。末章
的评弹段落，吴方言运用尤为集中，诸如“不来赛、格歇、讲张、
黑漆抹搭、哪哼、穿绷、白相、打棚、海威、结棍、鸭屎臭”等方言
词，承载着浓郁的苏州烟火气。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方言词，
自带温润精致的诗意，其流转的“糯味”也勾勒出苏州的城市
性格。在此意义上，《江山故宅》亦是一部关于苏州的城市传
记，古建、园林、刺绣、评弹等文化符号在书中交融，使城市的
历史与人文于文字间重新鲜活。

丹柿垂实 境生象外
——论樊国平柿子图中的哲思与美学境界

□杨俊明

笔墨丹青

樊国平，山西定襄人。定襄这
片土地，北倚五台，南接忻定盆地，
自古文脉绵长，既浸染着边塞的雄
浑苍凉，又流淌着中原农耕文明的
温厚积淀。作为一名长期执着于水
墨世界的女画家，她在数十载的艺
术生涯中，展现了一种沉静而坚韧
的探索精神。她对丹青之道的追
寻，是长达半个多世纪如一日的心
灵修行与笔墨深耕。在这漫长艺术
生涯中，她始终以一颗虔敬之心，将
根须深深扎入中国绘画传统的沃
土，于宋元之精微、明清之意态间反
复揣摩，汲取养分。同时，她并非故
步自封的守成者，其视野广博，心襟
开阔，对近现代乃至当代艺术的多
元探索亦能博采众长，最终淬炼出
融通古今、独具个人特色的艺术语
言。其被聘为北京荣宝斋画院特约
画家，意味着她的作品进入了中国
书画传承与鉴藏的重要体系之中。

樊国平技法全面，工笔与写意
皆臻妙境。其工笔之作，承继宋人
遗韵，勾勒精细，敷色清雅，于一丝
不苟中见生机；其写意之笔，则灵动
洒脱，水墨氤氲，深得文人画抒写性灵之旨
趣。尤为难得者，在于她匠心独运的“兼工带
写”——在写意的挥洒中注入工笔的精致意
趣，或在工笔的形制内灌注写意的淋漓神采，
使严谨法度与飞扬性情水乳交融。在她数十
年创作历程中，作品先后二十余次入选全国
性各类重要大赛与展览并获奖，入编多部权
威书画典籍，部分佳作更是在北京、南京等地
拍卖会上成功易手，走入藏家殿堂。

在樊国平众多题材探索中，《事事如意》
系列柿子图可谓其艺术精神与人生哲思的缩
影。这些作品超越了寻常花鸟画的怡情悦
性，成为她寄托情怀、叩问生命的重要载体。
画中那一串串、一簇簇丹柿，色泽温润，形态
丰盈，承载着谐音“事事如意”的吉祥寓意，满
足了社会对美满生活的朴素祈愿。她以此通
俗意象为入口，引领观者步入一个融汇儒、
道、佛哲学理念的深邃境界，实践着中国艺术

“技进乎道”“以画载道”的至高追求。

笔墨铸骨：儒家精神在形质之间彰显

品评中国画，谢赫“六法”始终是绕不开的
经典准则。观樊国平的柿子图，其对于“骨法
用笔”与“气韵生动”的深刻把握与精妙呈现，恰
是儒家文化精神在视觉形式中的生动转化。

“骨法”，首重笔力，乃画面支撑形象的筋
骨与气概。樊国平柿子画中的枝干多以饱蘸
焦墨之笔挥写而出，行笔之际，中锋侧锋并
用，提拔顿挫，极富节奏。线条或苍劲如屈

铁，虬结盘郁，展现出历经风霜雨雪的坚韧力
度；或舒展如行云，疏朗有致，透露出从容不
迫的舒坦气息。这种力透纸背、蕴含丰富变
化的线条，构筑起画面的基本骨架，赋予形象
以内在的生命力与稳定性。儒家崇尚“刚健
中正”“浩然之气”，讲究士人的风骨与担当。
画家笔下遒劲的枝干，正是这种精神气质的
视觉化。这份融于笔墨的“骨气”，或许正是
其作品能多次通过严格评审，在全国性展览
中脱颖而出的内在原因之一。

如果说枝干是画面的“骨”，那么果实与
点缀的叶片，则是充盈其间的“肉”与“血”，共
同营造出“气韵生动”的鲜活世界。樊国平描
绘枝头丹柿，常以没骨法为之，舍弃勾勒，直
接以色彩点染敷形。朱磦、藤黄、曙红诸色，
在水调和下自然渗化，由浅及深，由边缘向中
心渐次饱满。这种生动，源自画家对自然物
象生命状态的敏锐捕捉与情感注入，通过笔
墨的浓淡干湿、布局的疏密虚实，使静止画面
产生了一种流动的“气”，这“气”是自然生命
的元气，亦是画家胸中之逸气。画中盎然勃
发的气韵，正是对儒家哲学的呼应，将自然生
命的律动与人文精神的观照完美交融，其中
亦蕴含着女性艺术家特有的对生命孕育、成
熟的细腻体察与深情礼赞。

境生象外：道家美学观照下的空
灵与无限

樊国平的柿子图，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外

形，更在于其创造的
意境能引发观者无尽
的遐思，这便触及了
中国古典美学，尤其
是道家美学所推崇的
至高境界。晚唐司空
图的《二十四诗品》中
提出“思与境偕”“象
外之象，景外之景”，
这在樊国平的作品中
得到了印证。

“思与境偕”，意
指艺术家的情思、意
趣与其所营构的物
境、画境浑然一体。
画家之“思”浸透于笔
端，赋予物象以情感
的温度与精神的深度，
于是，画面之“境”便
超越了简单的物象陈
列，成为情景交融、意
蕴丰沛的审美空间。

更为精妙的是樊
国平对“象外之象”的
追求，她于繁密累累

的柿实与交错枝干间，巧妙布置大块留白，
这些空处可能是澄澈的秋空，可能是弥漫的
晨雾，也可能只是一片纯净的底色。然而，正
是这些“虚”处，与笔墨所及的“实”处相互生
发，构成了画面的呼吸与节奏。观者的目光
与思绪，在“实”的引导下，自然滑向那无限的

“虚”处。于是，从有限的笔墨形象里，生发出
了无限悠远的审美想象。这种“超以象外，得
其环中”的审美体验，正是道家“道法自然”

“有无相生”哲学在艺术上的极致体现。

即物见性：禅宗智慧映照下的本
真与妙悟

在樊国平女士的柿子图中，还能感受到
一种扑面而来的、质朴而深邃的禅意。这禅
意，并非神秘的宗教符号，而是融化在观物
方式、笔墨趣味与整体气息中的生命智慧。

禅宗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在审
美上则推崇“即物即真”，主张在平凡无奇的
日常景物中，洞见宇宙的真如本性，领悟生
命的本来面目，樊国平笔下的柿子便具有这
种特质。它们造型饱满敦实，色泽温暖而不
艳俗，形态自然而不造作，没有奇崛的造型，
没有炫目的技巧，只有一派浑朴天然、自在
呈现的样貌。它提醒着观者，生命真谛并不
在遥远地方，恰恰就在眼前寻常事物之中，
在于对其本来面目的发现与珍惜。这便是
一种禅宗的观照与妙悟，一种历经人生世事
后的透彻与安然。

画家构图的疏密节奏，墨色与彩色的交
融呼应，既遵循传统花鸟画的法度，又透露
出一种经过提炼的现代形式的简洁与构成
感。这种简洁非简单之简，而是去芜存菁后
的干净，是“笔墨精严”的另一种表达。其中
蕴含的空与有、寂与照辩证关系，恰是禅宗

“真空妙有”思想的形象表达。画面中的留
白与意象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共同营造出
一个既静谧又充满生机的审美世界。

结语：丹柿如灯，照见生命之圆融

综而观之，樊国平的《事事如意》柿子图
系列，是一组意蕴丰厚、境界多重的艺术珍
品。它们以传统的花鸟题材为基，以精湛的

“兼工带写”笔墨为桥，成功构建了一个联通视
觉美感、人文情怀与哲学深思的立体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感受到了儒家积极
入世、刚健有为的生命态度与伦理精神，体
味到了道家师法自然、超然物外、追求自由
的宇宙观与审美理想，领悟了禅宗观照当
下、明心见性，于平凡中见奇崛的生命智
慧。儒、释、道三家思想精髓，并非生硬地拼
贴于画作之上，而是如盐溶于水般，自然无
痕地渗透在每一根线条、每一片色彩、每一
处布局乃至整体的气息中，共同熔铸成作品
深邃悠远的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而这一
切，一位当代女画家通过清丽细润、雅俗共
赏的笔触，使其更具时代的亲和力与精神的
感染力。樊国平作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
会员、忻州市美协会员、市老年书画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特别是作为北京荣宝斋画院的
特约画家，其艺术实践与成就，已不仅仅是
自我的探索，更代表着一种在当代文化语境
下对传统书画艺术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生动实践。其作品在全国性展览中
的屡次亮相与获奖，以及在艺术品市场中的
流通，都从不同维度验证了这条艺术道路的
生命力与价值。

因此可以说，这些丹柿已超越了口腹之
物的范畴，甚至超越了吉祥符号的浅层寓
意。它们是画家以笔墨凝结的生命之果，是
文化传承的视觉之根，是哲学沉思的审美之
镜。在樊国平女士的笔下，那一颗颗饱满、
圆润、温暖的柿子，犹如一盏盏点亮在秋日
枝头的小小灯笼，不仅照亮了“事事如意”的
人间祝愿，更映照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
合一”的和谐观、“生生不息”的发展观、“圆
融无碍”的生命观。它们以一种最朴素、最
真挚、最动人的艺术语言，邀请着每一位观
者在驻足凝眸的片刻，暂离尘嚣，反观内心，
于丹柿垂实的静美图景中，品味生命的丰厚
与甘醇，汲取温暖而恒久的精神慰藉与前行
的力量。这或许正是樊国平女士艺术最核
心的价值与魅力所在。

刘俊彪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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